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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：采用质量阻尼弹簧模型分析了阻力伞拉直过程的影响因素，包括引导伞阻力面积、伞系统弹性模量以及线

密度等。分析表明，在２００～３００ｋｍ／ｈ的放伞速度范围内，阻力伞的拉直时间和最大下落距离随放伞速度的增

大而减小，而阻力伞系统的张力变化则相反；增大引导伞阻力面积或减小伞系统线密度，能明显地减小拉直时间

和最大下落距离；阻力伞系统的弹性模量对拉直过程中运动轨迹的影响相对较小。放伞速度、引导伞阻力面积

与阻力伞系统线密度是影响阻力伞放伞拉直过程的关键因素，该研究可为阻力伞系统工程设计提供分析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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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阻力伞是降落伞的一个重要类别。飞机在着

陆滑行时会利用阻力伞系统，辅助机轮刹车，使飞

机减速，缩短滑跑距离［１］。由于拉直过程中伞衣未

充气，故降落伞的拉直过程可归属于多体系统动力

学的范畴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，由于绳系卫星、

系留气球及航弹伞的应用，国内外采用多体系统动

力学原理对绳系物及伞弹系统的释放与回收进行

了大量的研究［２８］。降落伞的拉直过程也可被认为

是一个变质量体的运动过程［１］。１９７３年，Ｗｏｌｆ

等［９］研究航弹伞放伞充气过程中拉出力的影响时，

提出了连续拉出模型。１９８３年，Ｐｕｒｖｉｓ
［１０１１］将伞系

统离散为若干个由弹性线段相连的集中质量点，考

虑已拉出部分的气动力、系绳力及摩擦力，研究了

航弹伞拉直过程中的“绳帆”现象［１２］。



目前关于降落伞拉直过程的研究多集中于救

生伞、回收伞［１３１４］以及航弹伞等，上述伞型拉直过

程中拉直方向所在轴线与重力方向基本一致。而

对阻力伞而言，拉直方向与重力方向基本垂直，动

力学特性与前述伞型有所不同。对于安装在飞机

机体背部的阻力伞系统，如果拉直过程中与飞机发

生接触，将会导致阻力伞破损失效。因此，本文考

察了阻力伞放伞拉直过程（引导伞拉动主伞伞顶

阻力伞系统全伞拉出）中，放伞速度和阻力伞系统

参数对拉直过程影响的规律。

１　数值计算方法

如图１（ａ）所示的阻力伞系统在拉直过程中，

由于主伞伞衣并未完全充气展开，对于飞机的减速

影响近似不计，且由于拉直过程持续时间很短（２ｓ

以内），近似认为飞机做水平匀速滑行［１］。为便于

分析，假设：（１）系统坐标系固定在机身伞舱口处；

（２）机体水平匀速运动；（３）引导伞完全张满，且主

伞在拉直过程中未发生充气［１５］。

图１　阻力伞系统及线密度分布示意图

基于上述假设建立模型，将伞系统离散成若干

不同线密度（图１（ｂ））、弹性模量与直径的单元，各

单元长度为０．５ｍ。单元质量集中在两端质点上，

质点间以无质量阻尼弹簧连接。根据伞系统拉直

过程中的工作特点，将其分为如下３个部分：

（１）已完全拉出部分

如图２所示，质点犻除受重力犿犻犵 及张力犜犻

和犜犻－１影响外，由于与气流的相对运动，还受到气

动力犉狀犻与犉狋犻的影响。

图２　阻力伞系统受力分析

根据牛顿第二定律，建立质点犻的动力学方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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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狌犻 和狏犻 分别为水平和垂直速度分量；犆
犱
犻与

犆犱犻－１随体坐标系到地面坐标系的转换矩阵采用文

献［９，１６］中的气动力计算公式，求解拉直过程中系

统所受气动力

犉狀犻＝－０．５ρａｉｒ狘狌狀犻狘狌狀犻犆狀犻犱犻犾犻 （２）

犉狋犻＝－０．５ρａｉｒ狘狌狋犻狘狌狋犻犆狋犻犱犻犾犻 （３）

式中：狌狀犻与狌狋犻分别为单元犻的法向与切向相对气

流速度；犆狀犻与犆狋犻分别为单元犻法向与切向气动阻

力系数；ρａｉｒ为空气密度；犾犻 为单元长度；犱犻 为单元

直径。

假设阻力伞材料为线弹性，张力为犜犻，采用张

力波传播速度阻尼模型来进行求解

犜犻＝
０ ε犻≤０

犈犻ε犻＋犅犻ε犻 ε犻＞
烅
烄

烆 ０
（４）

式中：犈犻为弹性模量；ε犻 为弹性应变；犅犻 为张力波

传播速度的阻尼系数，取值范围是０～０．５
［１０］。

（２）正在拉出部分

此部分为阻力伞系统被从伞舱内正在拉出的

部分，是变质量体运动，采用 Ｍｃｖｅｙ和 Ｗｏｌｆ提出

的连续拉出模型［２］。系统张力犜０＝ρ０（狌犻－狌犳）
２＋

犉狊犺，犉狊犺为实际测量得到的拉出阻力。

（３）与引导伞连接部分

此部分与引导伞相连，计算时应考虑引导伞气

动力，由式（５）
［１］计算

犉ｙｓ＝－
１

２
犆犱ρａｉｒ犞

２
ｙｓａｉｒ犃 （５）

式中：犆犱 为引导伞阻力系数；犞ｙｓａｉｒ为引导伞相对气

流运动速度，犃为引导伞阻力面积。

根据以上的数学模型及受力分析，建立多体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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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学方程，采用Ｎｅｗｍａｒｋ方法
［１７］求解。

２　计算结果分析与讨论

２１　算例验证

　　为验证第１节所述模型和数值方法，对某型阻

力伞系统拉直过程进行数值计算。在阻力伞系统

上选取两个参考点犃（引导伞与主伞连接处）和犅

（伞绳与连接绳连接处）。参考点运动轨迹的计算

结果与实验结果相符较好（图３），表明计算采用的

模型假设和数值方法可以用来对阻力伞拉直过程

进行研究分析。

图３　参考点犃和犅 的运动轨迹

２２　拉直过程影响因素分析

根据多体动力学原理［１７］，在特定伞型条件下，

基于理想气体状态参数，对不同放伞速度（２００～

３００ｋｍ／ｈ）、引导伞阻力面积、系统弹性模量以及

线密度等影响因素条件下阻力伞的拉直过程进行

了数值分析。

首先，考察放伞速度对阻力伞拉直过程的影

响，分析不同放伞速度时的阻力伞运动轨迹和伞系

统的形状。如图４所示，阻力伞伞顶的运动大致成

平抛运动。伞系统由于受引导伞的牵引作用，在拉

直时成二次曲线状，如图５所示。与文献［１１］中发

现的“绳帆”现象类似，都是由于拉直过程中系统受

到引导伞牵引和垂直于拉直方向的载荷共同作用，

图４　阻力伞伞顶在拉直过程中的运动轨迹

图５　不同放伞速度下全伞拉出时刻阻力伞系统的形态

导致在靠近引导伞部分发生弯曲。但本文研究的

阻力伞垂直方向的载荷主要是由系统质量产生的，

因此与文献中的绳帆现象有所区别，将在讨论系统

线密度影响规律时加以讨论。放伞速度越小，伞系

统越靠近机身，与机身碰撞的可能性越大。

降落伞所受载荷及载荷的影响是降落伞研究

的重要内容［１，１８］。伞系统全长拉出时刻，如图６，７

所示，伞系统张力沿长度方向（从与机身相连处至

与引导伞相连处）近似线性减小，并且随放伞速度

的增加而增大，沿伞系统长度方向变化程度加剧。

在拉直过程初始阶段（０～０．０３ｓ），张力变化

最剧烈，这主要是由于此阶段伞系统速度变化最为

剧烈［１６］。伞系统最大张力随时间的变化率随放伞

速度的增大而增加。放伞速度为３００ｋｍ／ｈ时的最

图６　全伞拉出时刻张力沿伞系统长度方向的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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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７　最大张力随时间的变化

大张 力 变 化 率 分 别 是 ２５０ｋｍ／ｈ 的 １．６ 倍，

２００ｋｍ／ｈ的２．７倍。

图８给出了伞顶下落距离、最大张力以及拉直

时间随放伞速度变化的曲线。根据数值计算结果，

得到拉直过程中最大张力犜ｍａｘ、拉直时间狋ｌｚ以及

伞顶下落距离 犇狊 随放伞速度狏 变化（２００～

３００ｋｍ／ｈ）的拟合公式如下

犜ｍａｘ＝５．４狏－６６０．７ （６）

狋ｌｚ＝－０．５４
狏（ ）２００

＋１．３４ （７）

犇狊＝１．４８
狏（ ）２００

２

－４．８８
狏（ ）２００

＋４．４８ （８）

　　最大张力与拉直时间随放伞速度呈线性变化，

图８　最大张力、拉直时间和伞顶下落距离随放伞速度

的变化曲线

而伞顶下落距离随放伞速度则成二次变化关系。

放伞速度越大，放伞速度变化对下落距离的影响越

小。增大放伞速度对伞系统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

求。由上述分析可知，增大放伞速度，可减小拉直

过程中阻力伞与机身发生剐蹭的可能性，但提高放

伞速度会增加飞机滑跑距离。因此，下面将进一步

分析其他因素———阻力伞系统自身部件参数与材

料性能对拉直过程的影响。

由于引导伞是拉直过程中的主要牵引部件，因

此，首先分析引导伞阻力面积对拉直过程的影响。

不同放伞速度条件下伞顶下落距离随引导伞阻力

面积比的变化情况如图９所示。

图９　伞顶下落距离随引导伞阻力面积比变化曲线

根据计算结果，得到拉直过程中，不同放伞速

度犞犱 条件下，伞顶下落距离犇狊 随引导伞阻力面

积与引导伞初始阻力面积的比值犃ｙｓ／犃ｉｎｉ变化的拟

合公式

犇狊＝

１．６×１０－１
犃ｙｓ
犃（ ）
ｉｎｉ

２

－０．９１
犃ｙｓ
犃（ ）
ｉｎｉ

＋

　　１．８３　　　　　犞犱＝２００ｋｍ／ｈ

１．１３×１０－１
犃ｙｓ
犃（ ）
ｉｎｉ

２

－６．６１×１０－１
犃ｙｓ
犃（ ）
ｉｎｉ

＋

　　１．２５　　　　　犞犱＝２５０ｋｍ／ｈ

０．７５×１０－１
犃ｙｓ
犃（ ）
ｉｎｉ

２

－４．１６×１０－１
犃ｙｓ
犃（ ）
ｉｎｉ

＋

　　８．２１×１０
－１
　　犞犱＝３００ｋｍ／

烅

烄

烆 ｈ

（９）

　　阻力伞伞顶下落距离随引导伞阻力面积的增

加而减小，近似呈二次关系，并且放伞速度越小，引

导伞阻力面积对拉直过程的影响越大。引导伞阻

力面积越大，其影响越小。

最后，分别对阻力伞系统材料特性———系统弹

性模量和线密度对拉直过程的影响进行分析。由

图１０可以看出，改变系统弹性模量，对阻力伞系统

运动轨迹没有明显的影响，而增大弹性模量会使拉

直力增大［１］。因此，在考察阻力伞拉直过程中与飞

机发生碰撞可能性时，应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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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１１（ａ）为不同放伞速度下，伞顶下落距离随

伞系统线密度与初始线密度的比值的变化曲线，

伞顶下落距离随伞系统线密度的增加而增大。根

据计算结果，得到不同放伞速度犞犱 条件下，伞顶

下落距离犇狊 随伞系统线密度与初始线密度的比

值ρｌｉｎ／ρｉｎｉ变化（０．５～２．０）的拟合公式

犇狊＝

６．８９×１０
－１ ρ
ρ（ ）
ｃｏｎ
＋３．１２×１０

－１

　　　　　　犞犱＝２００ｋｍ／ｈ

４．４９×１０
－１ρｌｉｎ

ρ
（ ）
ｉｎｉ
＋１．９６×１０

－１

　　　　　　犞犱＝２５０ｋｍ／ｈ

４．４９×１０
－１ρｌｉｎ

ρ
（ ）
ｉｎｉ
＋１．９６×１０

－１

　　　　　　犞犱＝３００ｋｍ／

烅

烄

烆 ｈ

（１０）

图１０　不同系统弹性模量的阻力伞伞顶运动轨迹

图１１　伞顶下落距离和拉直时间随系统线密度比变化

情况

　　如图１１（ｂ）所示，伞顶下落距离随伞系统线密

度的增加而增大，与文献［１１］中突风风速对拉直时

间的影响规律相反，主要是由于增加系统线密度不

仅增加系统垂直于拉直方向的载荷，同时增大系统

惯性，导致拉直时间增加。并且，放伞速度越小，伞

顶下落距离和拉直过程持续时间受线密度的影响

越大。为避免阻力伞在拉直过程中与飞机发生碰

撞，特别是放伞速度较小时，应考虑伞系统线密度

的影响。同时，减小伞系统线密度，将减小阻力伞

拉直力，降低对材料抗拉强度的要求。

３　结　　论

通过对阻力伞机背放伞过程的数值研究，再对

计算结果分析和讨论后得到如下结论：

（１）阻力伞系统拉直时间与伞顶下落距离随

放伞速度增加而减小，最大张力出现在与机身相

连处。

（２）增加引导伞阻力面积或减小阻力伞系统

线密度，会减小拉直时间和伞顶的下落距离。放伞

速度越小，影响越明显。

（３）对于安装在飞机机体背部的阻力伞系统，

采取提高放伞速度与增大引导伞阻力面积、减小阻

力伞系统线密度相结合的优化设计方法，可以避免

阻力伞在工作过程中与机身发生接触。

参考文献：

［１］　王利荣．降落伞理论及应用［Ｍ］．北京：宇航出版社，

１９９７：４６０４７１．

ＷａｎｇＬｉｒｏｎｇ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

［Ｍ］．Ｂｅｉｊｉｎｇ：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，

１９９７：４６０４７１．

［２］　ＧｒａｎｔＤＡ，ＲａｎｄＪＬ，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ＬＤ．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ａｌ

ｙｓｉｓｏｆａｎａｓｃｅｎｄｉｎｇ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ｔｅｔｈｅｒｅｄｂａｌｌｏｏｎ

ｓｙｓｔｅｍ［Ｒ］．ＡＩＡＡＰａｐｅｒ，１９９６０５７８，１９９６．

［３］　舒敬容，王宝贵，韩子鹏，等．伞弹系统三体运动分析

［Ｊ］．航空学报，２００１，２２（６）：４８１４８５．

ＳｈｕＪｉｎｇｒｏｎｇ，ＷａｎｇＢａｏｇｕｉ，ＨａｎＺｉｐｅｎｇ，ｅｔａｌ．

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ｒｅｅｂｏｄｙｍｏ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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ｌｅ

ｓｙｓｔｅｍｓ［Ｊ］．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

ｃａ，２００１，２２（６）：４８１４８５．

［４］　郭锐，刘荣忠．末敏弹刚柔耦合系统动力学模型及仿

真［Ｊ］．兵工学报，２００７，２８（１）：１０１４．

ＧｕｏＲｕｉ，ＬｉｕＲ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ｓｉｍ

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ｉｄａｎｄ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ｔｅｒ

ｍｉｎａｌ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ｕｂｍｕｎｉｔｉｏｎ［Ｊ］．ＡｃｔａＡｒｍａｍｅｎｔａｒｉｉ，

２００７，２８（１）：１０１４．

００２ 南　京　航　空　航　天　大　学　学　报 第４５卷



［５］　ＹａｎｇＣＸ，ＫｅＰ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

ｍｕｌｔｉｂｏｄ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ｅａｖｙｃａｒｇｏ

ａｉｒｄｒｏｐｓｙｓｔｅｍ［Ｒ］．ＡＩＡＡＰａｐｅｒ，２００７２５７２，２００７．

［６］　ＨａｊｄｕｋＪ，ＭｏｌｄｅｎｈｏｗｅｒＡ，ＳｉｂｉｌｓｋｉＫ，ｅｔａｌ．Ｅｘｐｅｒ

ｉｍｅｎｔａｌ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ｕｔｏｎｏ

ｍｏｕｓｇｌｉｄｉｎ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［Ｒ］．ＡＩＡＡ Ｐａｐｅｒ，

２００７２５７１，２００７．

［７］　朱勇，刘莉．基于拉格朗日力学的伞弹系统动力学

［Ｊ］．航空学报，２００９，３０（７）：１２０８１２１３．

ＺｈｕＹｏｎｇ，ＬｉｕＬｉ．Ｄｙｎａ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ｐｒｏ

ｊｅｃｔｉ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Ｌａｇｒａｎｇ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［Ｊ］．Ａｃ

ｔａ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ｅｔ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，２００９，３０（７）：

１２０８１２１３．

［８］　张青斌，程文科，彭勇，等．降落伞拉直过程的质量阻

尼弹簧模型［Ｊ］．弹道学报，２００３，１５（１）：３１３６．

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ｂｉｎｇ，ＣｈｅｎｇＷｅｎｋｅ，ＰｅｎｇＹｏｎｇ，ｅｔａｌ．

Ａ ｍａｓｓｓｐｒｉｎｇｄａｍｐｅｒ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ｄｅｐｌｏｙ

ｍｅｎｔ［Ｊ］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ａｌｌｉｓｔｉｃｓ，２００３，１５（１）：３１３６．

［９］　ＭｃｖｅｙＤＦ，ＷｏｌｆＤＦ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

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ａｒｇｅｒｉｂｂｏｎ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ｓ［Ｒ］．ＡＩＡＡＰａ

ｐｅｒ，１９７３４５１，１９７３．

［１０］ＰｕｒｖｉｓＪＷ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ｎｅｓａｉｌｄｕｒｉｎｇｌｉｎｅｓｆｉｒｓｔ

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［Ｒ］．ＡＩＡＡＰａｐｅｒ，１９８３０３７０，１９８３．

［１１］ＰｕｒｖｉｓＪＷ．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ｌｉｎｅ

ｓａｉｌｄｕｒｉｎｇｌｉｎｅｓｆｉｒｓｔ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［Ｒ］．ＡＩＡＡＰａｐｅｒ，

１９８４０７８６，１９８４．

［１２］ＭｏｏｇＰＤ．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ｉｎｅｂｏｗｉｎｇ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ｄｅ

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［Ｒ］．ＡＩＡＡＰａｐｅｒ，１９７５１３８１，１９７５．

［１３］余莉，史献林，袁文明．牵顶伞在降落伞拉直过程中的

作用［Ｊ］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，２００９，４１（２）：１９８

２０１．

ＹｕＬｉ，ＳｈｉＸｉａｎｌｉｎ，ＹｕａｎＷｅｎｍｉｎｇ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ａｒａ

ｃｈｕｔｅ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ｄｒｏｇｕｅ［Ｊ］．Ｊｏｕｒｎａｌ

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＆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

ｔｉｃｓ，２００９，４１（２）：１９８２０１．

［１４］郭亮，张红英，童明波．无人机伞回收动力学分析［Ｊ］．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，２０１２，４４（１）：１４１９．

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，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ｙｉｎｇ，ＴｏｎｇＭｉｎｇｂｏ．Ｄｙｎａｍ

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ｕｎｍａｎｎｅｄａｅｒｉａｌ

ｖｅｈｉｃｌｅ［Ｊ］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

ｎａｕｔｉｃｓ＆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，２０１２，４４（１）：１４１９．

［１５］ＳｕｎｄｂｅｒｇＷＤ．Ｓｔａｔｕｓｒｅｐｏｒｔ：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ｓｙｓｔｅｍｄｅ

ｓｉｇｎ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ｌ［Ｒ］．ＡＩＡＡＰａｐｅｒ，

１９９３１２０８，１９９３．

［１６］ＨｕｓｔｏｎＲＬ，ＫａｍｍａｎＪＷ．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ｌｕｉｄ

ｆｏｒｃｅｉｎｆｉｎｉｔｅｓｅｇｍｅｎｔｃａｂｌｅｍｏｄｅｌｓ［Ｊ］．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＆

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，１９８１，１４（４）：２８１２８７．

［１７］张雄，王天舒．计算动力学［Ｍ］．北京：清华大学出

版社，２００７：３９５４７３．

Ｚｈ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，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ｓｈｕ．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ｙｎａｍ

ｉｃｓ［Ｍ］．Ｂｅｉｊｉｎｇ：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，２００７：

３９５４７３．

［１８］余莉，张鑫华，李水生．降落伞伞衣载荷的性能试验

［Ｊ］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，２００７，３３（１０）：１１７８

１１８１．

ＹｕＬｉ，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ｈｕａ，ＬｉＳｈｕｉｓｈｅｎｇ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

ｏｎｃａｎｏｐｙｐａｙｌｏａ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ｐａｒａｃｈｕｔｅ［Ｊ］．

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ｓ

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，２００７，３３（１０）：１１７８１１８１．

１０２第２期 王从磊，等：阻力伞拉直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


